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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议题

全球能源治理的功利主义

和全球主义*

于宏源

【内容提要】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能源国际合作和竞

争都是国际体系内的突出现象。2012年以来，中国的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欧

美反倾销等制裁。新能源领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这些事件背后

的意图不仅是因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影响到有关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

和竞争力，而且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之间围绕新能源发展主导权的争夺

日趋激烈。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深对国际合作的需求，并为国际合作创

造了更多的机会。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既有全球主义下的合作

也有功利主义下的竞争。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应该包括全球能源

治理、国际交流对话、双边合作等三个方面。中国要倡导能源全球主义的发展理

念，通过合作共赢参与和塑造国际能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合作才可能实现真正

的和平发展及全球能源的共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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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ristof Rühl, “Global Energy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Vol. 89, No. 2 (March/April 2011), p. 
32.

纵观整个人类工业化历史，对化石燃料的争夺、开发、利用和占有一直是世

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焦点，当前国际能源安全问题已不是简单地仅考虑石油、

天然气或煤炭的供应安全问题 , 它还包括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

等问题的关注。世界银行指出：整个 20 世纪的 100 年，人类消耗了 2 650 亿吨的

煤炭、1 420 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21 世纪的头 50 年这些能源的消耗总量将是 20

世纪的 4-5 倍。① 新形势下的能源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既有全球主义下的合作 , 也

有功利主义下的竞争，推动全球合作才可能实现全球绿色发展。笔者选择欧美遏制

中国新能源企业发展为案例研究，2012 年以来，中国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欧美

反倾销等制裁。新能源领域逐渐成为中美和中欧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这些事件的

背后意图不仅是因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影响到有关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

和竞争力，而且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之间围绕新能源发展主导权的争夺日

趋激烈。

一 能源领域的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

当前国际能源结构走向多元，化石能源仍是消费主体。发达国家能源消费高位

徘徊，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加快增长。气候变化对能源发展影响加大，低碳和无碳

能源成为新热点。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国际能源问题政治化倾

向明显，能源国际合作和竞争都是国际体系内的突出现象。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是

理解能源治理问题的两种取向 : 从能源功利主义出发，欧美通过贸易和投资手段，提

升竞争力，通过遏制发展中国家能源创新来维护领导地位，在能源博弈中保持既有

欧美垄断的霸权体系；从能源全球主义出发，随着全球能源资源供需不平衡加剧，

世界各国为了建立开放和公平的国际能源市场，需要促进能源贸易，加强能源投资，

保障过境运输，提高能源效率，保护能源环境，维护能源供应安全，保证世界各国

经济增长和资源安全。

    ( 一） 能源功利主义

在国际体系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基于能源资源不均匀分布造成的大国冲突是

产生能源功利主义的重要原因。能源功利主义来自于欧美对于全球能源权力转移

的担忧，能源权力转移既有资源层面，也有能源创新层面。汉斯 • 摩根索（Han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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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enthau）指出：“谁能把石油加入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

资源，并且以同样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 ①在这个意义上，对它们的控制一向是

强权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美国，在一段时间里还有法

国，在近东从事那种被称为“石油外交”的活动，即建立势力范围，从而在某些地

区得以独占石油储藏，输出国利用能源武器实现政治目标。② 罗伯特 • 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美国应该建立能源资源的势力范围，向友好国家开放市场，或者排除不

友好国家的参与。③ 丹尼尔 • 耶金（Daniel Yergin）、威廉 • 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日涅兹（Stanislav Z. Zhiznin） ④等学者提出能源既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博

弈的结果，也是“大国”关于石油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石油定价基本反映了各国

实力。在创新领域，从全球经济权力转移的历史演变来看，当前新能源创新是能源

气候博弈的核心，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是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

即出现了下一代能源的主导国。⑤ 乔治 • 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尼古拉 • 康

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等认为主要大国均重视创新优势的竞争，丹尼尔 •

耶金认为技术和制度创新对能源权力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气候变化危机为权力竞争

带来了新的机会和特征，格莱布和麦斯纳⑥ 把国家竞争力变迁和技术投资与减轻气候

变化成本联系起来。乔纳森 • 戈卢布（Jonathan Golub）和尼古拉斯 • 斯特恩（Nicholas 

Stern）等⑦ 指出欧盟推动气候变化谈判不仅使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也为提升

创新优势奠定了基础。因此世界主要大国都把新能源竞争作为优选途径。16 世纪，

英国从生物能源实现了煤炭能源的转型，而其工业革命比欧洲其他国家提前很多年。

随后，富有制度和技术创新优势的美国率先将石油用于工业，领导内燃机工业革命。

美国对各种新能源（核能等）占有优势、技术效率优势和逐步加强的国家控制力使

其从二战至今保持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① 汉斯•摩根索曾写道：“当具有大量油矿的国家能够合作和协调政策的时侯，如石油输出国

1973年秋所做的那样，它们就能够对消费国施加压力，它们就能够将政治条件强加于消费国，消费国

如果拒绝满足这些条件，就要冒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的危险。”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

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161页。

②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315页。

③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1-24.

④ [俄]斯•日兹宁:《国际能源:政治与外交》， 强晓云、成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7-41页。

⑤于宏源：《权力转移中的能源链及其挑战》，载《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第29-34页。

⑥ M. Zebich-Knos, “Global Environmental Conflict in Post-Cold War Era: Linkage to an Extend Security 
Paradigm,”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Vol. 5, No. 1 (1998), pp. 93-96.

⑦ Henry Shue, “Avoidable Necssity: Global Warming, International Fairness, and Alternative Energy, ” 
in I. Shapiro and J. W. Decena, ed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NewYork Univeristy Press, 1994, pp. 
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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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功利主义也来自于欧美固有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理论。早期重商主

义强调“只有货币才是财富”，通过限入来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晚期重商主义则

强调财富来自贸易，通过奖励出口和国家干预来实现国家财富增长。重商主义关注国

家的生产力，认为相对于一时的财富来说，国家整体的工业生产能力更加重要，决定

一个国家实力的不是看一国有多少财富，而是看该国的工业技术水平。① 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Friedrich List）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

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

补偿。”② 因此“重商主义”实际上应该称作“工业主义”,③ 认为一国的产业技术安

全是重要的。他们认为必须保护本国市场，运用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产业。重商主义

者认为，国家的工业化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因为工业化除了可以确保经济的总体发

展，还能保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同时工业还是现代世界军事力量的基础以及国家

安全的核心。④ 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

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⑤ 当前的重商主义更表现为一种新贸

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

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

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

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英国学者蒂姆 • 朗（Tim Lang）和科

林 • 海兹（Colin Hines）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

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

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

选择。” ⑥多米尼克 • 萨尔瓦多（Dominick Salvatore）在他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

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特

尔（international cartel）、倾销和进出口补贴等。⑦ 

① Eric Heginbotham and Richard J. Samuels, “Mercantile Realism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p. 65-71.

②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版，第118页。

③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第282页。

④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
版，第42页。

⑤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徐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323-324页。

⑥ 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The New Protectionism, London: Eathscan Publications Ltd. , 1994, pp. 
1-33.

⑦ [美]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朱宝宪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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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niel Yerg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Vol. 85, No. 2 (March/April 2006), p. 
18.

② [美]丹尼尔•耶金：《关于全球能源安全供应问题》，载《国际石油经济》，石宝明译，2003年
第7期，第43页。

③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ng Under Anarchy,” in 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2-45.

④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78-91.

⑤ 1991年12月，欧洲能源宪章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日本和

土耳其等53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欧洲能源宪章》。

（二）能源领域的全球主义

全球主义首先来自于相互依存。耶金认为面对能源挑战，世界各国在同一条船

上，各国具有共同的利益，包括石油供应的自由和降低环境灾害等方面。① 能源的各

方必须对一体化这一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只有一个复杂的能源体系，对于所有

参与者来说，安全就在于这个一体化大系统的稳定。② 能源资源问题是典型的全球性

问题，呈现出不可分割性、渗透性和紧迫性的特点。所谓“不可分割性”是指全球

能源供应和航道问题所涉及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其影响是全球维度的，需要所有国

家共同面对。所谓“渗透性”是指能源是与经济、资源、环境等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现存能源国际体系是开放性的 , 它根源于生产国 -消费国 -

过境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合作。罗伯特 • 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指出，利益相

互依存对于合作是很重要的，③ 当那些以追求自我利益为目标的国家不会自动协助其

他国家利益的实现，谈判协调性政策并且遵守约定，同样也不会对彼此造成阻碍，

当国家能从合作中获得较高利益时自然希望合作而不是通过采取单边行动。④ 因此，

全球能源合作 , 不仅是生产国的需要 , 而且也是消费国和过境国的需要。

能源安全是全球性大国推动能源全球主义的共同诉求。从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

安全的角度看，正是基于能源危机引发的能源安全这一刚性需求的各国普遍一致性，

推动了各国在国际能源法律和政策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推动能源资源的相关各方对

能源全球主义和一体化的清醒认识，全球只有一个复杂的能源体系，对于所有参与

者来说，安全就在于这个一体化大系统的稳定。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为了使以

石油进口为主的工业国间能在国际能源事务上达成共识与共同政策，1974 年 2 月，

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了有 13 个国家参加的石油消费国会议，并在 1974 年 11 月共同成

立国际能源署（IEA）。如《能源宪章条约》（Energy Charter Treaty）⑤ 为能源国际贸易

的规则制定提供了全面应对的途径。《能源宪章条约》的宗旨就是在能源生产、运输

和销售方面各国完全开放，这就为能源的自由流通奠定了体制基础。各国开展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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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有关的商业活动时，应遵循以下主要原则：对外国投资给予法律保护；在能源物

资及相关设备的贸易中遵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准

则；保障能源及能源产品的安全运输；通过协商、专家委员会调解以及国际仲裁等

形式解决争端；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污染，鼓励提高能源效率等。① 

非政府组织也是能源全球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国际合作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

三个因素，即权力、利益和知识。② 能源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则通过提供某一问题的科

学信息、宣传其危害性，加深各国对该问题的认识，使其被列入全球能源合作的议题，

并推动各国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利益和多边合作。世界能源理事会和世界石油大会

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更是国际能源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国际能源合作领域的形成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③

能源问题天生超越国家边界。主权国家无法垄断能源合作开发的谈判、签约、

开采、争端解决的全过程，能源的合作开发也需要政府、开采公司、投资者等多

方参加。因此，全球能源治理可能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国家与

投资者之间以及东道国实施方与投资者之间，能源合作还会涉及能源研究与开发、

信息与人员交流、科学与技术合作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国际能源纲领协议》以及 90 年代欧洲实施的《能源宪章条约和议定书》，

前者之宗旨是在国际能源机构体制内执行一项能源合作的综合方案，后者则为保

障投资与贸易，解决争端，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设立了

标准。④  

二 新能源领域中的功利主义表现

能源功利主义与新重商主义的“奖出和限入”政策有较大关联。鼓励本国企

业出口的核心在于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成本优势。恰

好美国的新能源产业能够为降低美国本土企业的成本创造有利条件。美国全国制

造商协会认为，美国在生产力方面实现了极大的提升，单位劳动成本也呈下降趋

势。2011 年之后，美国制造业正进入上升期，这不仅是衰退过后的一次反弹，更

①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编：《能源宪章条约》，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6页。

② 王杰：《国际机制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6页。

③ 世界能源理事会（WEC）是一个综合性的国际能源非政府组织，常设秘书处设在伦敦，http://
www.worldenergy.org/default.asp。世界石油大会（WPC）是一个国际性的石油代表机构，是非政府、

非盈利的国际石油组织，被公认为世界权威性的石油科技论坛。它的全称是“世界石油大会──石油

科学、技术、经济及管理论坛”，http://www.world-petroleum.org/。
④ 于宏源、李威：《创新国际能源机制与国际能源法》，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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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期结构性改进的一个迹象。能源功利主义的确对推动欧美各国制造业回归起

到了“奖出和限入”的作用。

 （一）能源功利主义和奖出效应

国际能源体系的主导权正在朝向新能源方向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国际经济的

增长热点，新能源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直接拉动投资在

1 000 亿美元以上，带动就业人口超过数百万，具有深远的社会和经济效益。① 因此

欧美发达国家认为发展新能源有助于其主导国际体系。② 新能源与油气资源不同，

它属于自产自销的资源，谁掌握了可再生能源开发装备的制造技术，谁就掌握了

发展先机，它在促进本国的能源转型和带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双重的直接作用，

同时还可以投资国外市场掌握他国的能源命脉。所以，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

智能、智能电网、电动汽车和储能技术等再生能源的新能源技术研发、产业化发

展和商业化应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所在。推动本国新能源产业发展，

保持国内氢能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促进新能源技术进步、引领未来新能源的发

展潮流、抢占新一轮能源革命制高点已经是各国考虑的一项重要任务。2012 年 11

月，奥巴马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在竞选期间，奥巴马极力推动所谓“绿色新政”，

即大力支持发展新能源，在所有相关产业推动能源创新，以确保美国有最好的技

术和最好的技术员来开发新能源。目前美国的能效已经大幅度提高，风能和太阳

能发电量翻番。奥巴马的重点在于新能源，“即能把煤炭中的污染物质降低，这就

是新能源”。③ 奥巴马也计划推动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数百亿美元来加强清洁煤技术

的创新和应用。奥巴马在制造业回归中的最重要创举是绘制美国未来新能源的蓝

图，未来六年美国将支出 530 亿美元用于高铁建设，增加美国能源部 295 亿美元

的预算要求，大力发展地热技术、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源。还成

立基础能源科学研究中心以便发现新的方法来生产、储存和使用能源。④ 奥巴马由

此宣布“在 2035 年时，有 80% 电力来自新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及天然气。

① 麦肯锡咨询公司：《中国的绿色革命——实现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选择》，2009年， 
http://www.mckinsey.com/locations/chinasimplified/mckonchina/reports/china_green_revolution_report_
cn.pdf。

② 于宏源：《权力转移中的能源链及其挑战》，载《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第29-34页。

③ Neela Banerjee,  “Obama likely to Stay Middle Course on Energy,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harleston Gazette, November 11, 2012.

④ Achim Steiner, “Focusing on the Good or The Bad: What C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Do to 
Accelerate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5, No. 5 (2010), p.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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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拥有逾 100 万辆电动车”。① 美国总统奥巴马 2012 年国情咨文有四大目

标，包括在 2015 年要见到逾百万辆电力汽车在路上行驶、在 2016 年美国有 98%

的高速无线网络覆盖、2035 年有 80% 美国人可搭乘高速铁路以及 80% 电力由洁

净能源供应等，四大目标中除了加大高速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外，其余三项均与能

源创新革命有关。② 2013 年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即制定全国清洁能源标准，要求美国

各州制定一定比例的清洁能源发展计划。③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2013 年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能源消费总量降低了 5%，单位 GDP 能源强度降低了 9%。

2007-2011 年交通工具传统燃料用量下降 7.8% 至 1 710 亿汽油当量加仑。④       

欧盟在金融危机期间依旧着力推动新能源发展计划。⑤ 2010 年欧盟提出了下一

个十年的发展规划——“欧盟 2020 战略”。⑥ 其中的关键在于，迅速从传统经济向

低碳经济结构转变，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快高新、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帮

助欧盟国家迅速摆脱经济衰退；巩固欧洲国家高新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利用低碳

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为欧盟在国际市场赢得竞争力和经济效益。⑦ 2011 年 3 月，

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到 2050 年实现至少 80% 的欧盟内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削

减的路线图。⑧ 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 • 曼努埃尔 • 杜朗 • 巴罗佐（Jose Manuel Durao 

Barroso）指出：“我们决不能忘记欧洲向低排放经济过渡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机遇……

到 2020 年，仅再生能源部门就将带来 100 万个就业机会。欧洲可以成为低碳时代

的第一个经济体：我们必须抓住机遇。” ⑨欧洲商会的研究也表明，气候政策对就业

形成了正效应。因为通常能源进口不会给地方带来新的就业，而应用新的能源技

术可以在其相关的支持和服务行业创造工作岗位。数据表明，快速成长的风电企

① Terrence Scanlon, “Obama’s Radical Energy Transformation Reversal: Revival of Fossil Fuels could 
Alter Trajectory,” The Washington Times, December 10, 2012.

② Daniel Yergin, “America’s Energy is once again Changing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7, 
2012.

③ Jeff Goodell,“Obama’s Climate Challenge,” Rolling Stone, January 31, 2013, pp.41-45.
④ Juliet Eilperin,“How Obama’s Cabinet will Shape His Second Term,”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1, 2013.
⑤ 张敏：《高科技产业的“欧洲梦”》，载《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9期，第61-62页。

⑥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 2020:A Strategy For 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http://
ec.europa.eu/invest-in-research/index_en.htm, 2012年11月2日访问。

⑦ [英]约翰•施密特：《为什么欧洲要主导全球变暖问题》，张元琨译，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9年第2期，第28-31页。

⑧《欧盟委员会15日发布2050能源路线图》，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2/15/
c_122431264.htm。

⑨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Limit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to 2 degrees Celsius: The Way 
ahead for 2020 and beyond, Impact Assessment, COM (2007) 2 final,”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 
environment/tackling_climate_change/l28188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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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经在德国雇用了 6.4 万人，在丹麦雇用了 2.1 万人，在西班牙则为 3.5 万人。

欧盟的“生物量行动计划”（Biomass Action Plan）影响评估预测，行动计划通过生

物发电和生物燃料，可以给欧盟国家的电力和交通行业直接提供 25 万-30 万个工

作岗位。① 2011 年年末，欧盟出台《2050 年欧洲能源路线图》，详尽描述了 2050 年

欧洲能源系统实现零排放的政策框架和技术选择。欧盟的中坚力量德国奉行弃核

的能源体系转型战略：德国政府计划到 2020 年将可再生能源电力占全部电力生产

的份额提升至 35%（到 2030 年提升至 50%，到 2050 年再提升至 80%），同时计划

在 2022 年之前逐步淘汰核能发电。另外，欧盟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入，全球碳市场的交易量不容小觑，通过欧元定价的碳交

易，带动欧盟相关的金融服务发展，并向全球渗透，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

优势地位。② 

（二）能源功利主义和限入效应

低碳和新能源产业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主要阵地，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

展的新兴增长点：一方面这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另一方面新兴产业是中

国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强国之路。新能源产业目前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

国在 2005-2010 年期间，能耗强度下降 19.1%，减少了 1.7G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从 2010-2015 年，二氧化碳强度要下降 17% ；2020 年在 2005 年的水平上，二氧化

碳强度下降 40%-45%。另外可再生能源份额的 15% 指标以及森林碳汇指标也都成

为国内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中国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已形成初稿，初步

确定了主要可再生能源行业“十二五”末期的发展目标，其中光伏发电装机目标

为吉瓦（GW）、风电装机目标为 9 000 万千瓦。③ 中国的光伏产业更是占据全球半

壁江山。④ 中国《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 2015 年，中国太阳能

发电装机容量将会达到 2 100 万千瓦以上，国内市场进一步加快启动。目前中国风

机和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均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占到全球份

额的 50% 以上，在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中，中国企业共占五家。

2011 年全球范围内风力发电新增装机达到 4 100 万千瓦（其中中国新增容量接近

① 周剑、何建坤：《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及其经济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2期，

第43页。

② 薄燕、陈志敏：《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盟领导能力的弱化》，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

1期，第37-46页。

③ 参见《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编著：《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2011年
11月22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1-11/22/content_2000047.htm。

④ 《技术进步促中国新能源产业化发展》，载《中国新能源快讯》，2011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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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市场的 51%），累计装机达到 2.38 亿千瓦，市场规模达到 300 亿美元以上；太

阳能光伏发电新增规模也达到 2 700 万千瓦，市场规模达到 200 亿美元以上。总的

来看，中国在风电、太阳能的应用和制造方面都有优势，如 2010 年年底中国风电

总的装机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且风电装机成本已经低于 3 700 元 / 兆瓦。① 

中国在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的起步不输于发达国家，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使发

达国家有所忌惮，“能源、资源和环境威胁论”不断抬头，西方国家认为发展中国

家利用现有的全球体系，抢夺资源能源，以支持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欧美等发

达国家都认为在低碳竞争力和绿色就业方面，它们正面临来自中国的严重挑战。

美国钢铁协会数据显示，2012 年美国对太阳能的需求增长了 41%，但美国本土产

量只增加 7%，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太阳能电池却实现了翻番，美国四家主要生产

商损失了 580 个就业岗位。据美国一家咨询公司 GTM Research 的调查数据显示，

过去一年里美国约有 1/5 的新能源产能消失，主要原因是无法与中国“廉价”太阳

能产品竞争。② 

面对中国的发展，欧美等国从战略、贸易和技术标准等方面不断制造贸易摩

擦，对中国新能源发展进行遏制。2010 年以来，美国先后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

包括风电产品和太阳能电池（板）进行“301 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

调查，③ 欧盟也出现了对中国光伏电池等新能源产品进行贸易限制的企图。

奥巴马政府刻意把中国出口与美国的失业率联系起来，对包括中国新能源行

业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早在 2010 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提交申请，称中国政府给予新能源企业高额补贴以提高其产品的价格优势，

从而影响美国就业。美国贸易代表罗恩 • 柯克（Ron Kirk）宣布，美方正式按照《美

国贸易法》第 301 条款针对中国的新能源政策进行 301 贸易反垄断调查。④ 2012 年

3 月 20 日，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晶硅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征收

2.9%-4.73% 反补贴关税，以抵消中国非法补贴的影响。⑤ 2012 年 5 月 16 日，美国

商务部裁定，中国制造商在美国销售的太阳能电池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根据制造

商的不同，初步反倾销税从 31%-250% 不等。

中美光伏产品贸易争端已经引起其他地区和国家对中国光伏产品贸易保护以

① 中国政府网：《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http://zfxxgk.nea.gov.cn/auto87/201209/ 
P020120912536329466033.pdf。

② Neela Banerjee,  “Obama likely to Stay Middle Course on Energy,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harleston Gazette, November 11, 2012.

③《美国对华太阳能反倾销之根源分析》，载《中国环保与节能快讯》，2012年6月5日。

④《新能源案美贸易保护新领域》，载《中国贸易报》，2010年12月30日。

⑤《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立案调查结果将公布》，载《中国贸易报》，201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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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欧盟发起对中国产光伏组件反倾销调查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
world/2012-09/06/c_112988419.htm。

刺激其国内市场和产业。2012 年 9 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板、

光伏电池以及其他光伏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是中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

易争端。本次反倾销调查将延续 15 个月。欧盟委员会表示，一旦倾销证据确凿，

将可能采取贸易保护条款对中国产品征收 9 个月临时反倾销税。① 据欧盟委员会统

计，2011 年，中国向欧盟出口了价值 210 亿欧元（约合 265 亿美元）的光伏板及

光伏组件。同年中国自欧盟进口多晶硅 14 643 吨，总价值超过 55 亿元人民币。关

于欧美对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反倾销案件参见表 1。

2010年9 月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申请，称中国政府给予新

能源企业高额补贴以提高其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影响美国就业。

2010年10月
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宣布，美方正式按照《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针

对中国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清洁能源政策和措施展开为期90天的调查。

2010年11月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批评中国的新能源补贴没有体现必要的公平性。

2011年10月
德国企业太阳能世界美国分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提出

申诉，要求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2011年11月

美国商务部正式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板）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这是美方首次针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商务部对此表示

严重关切。

2012年1月
德国太阳能设备生产企业太阳能世界美国分公司高管表示，计划在欧洲对

中国光伏竞争对手发起“双反”调查。

2012年1月
美国商务部就对华太阳能电池（板）“双反”案做出初裁，决定将在2012

年3月2日初步裁定反补贴税率后，向前追溯90天开始征税。

2012年5月
美国商务部做出对中国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反倾销结果的初审，征收高达

31%到250%的反倾销税。

2012年7月 德国太阳能世界公司要求对中国向欧盟出口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表1  欧美对华新能源企业的反倾销案件

欧美也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进一步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予以遏制，世界

贸易组织秘书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中也引用大量文献分析了类似欧美碳关税国

内措施的合理性。“碳关税”已经开始在发达国家间运行起来后向发展中国家施

压。从多边环境协定的角度看，《京都议定书》第 2 条为附件 1 国家提供了相当

大的选择国内政策的灵活性，以满足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承诺。使一国以促

进减排为由单方面征收“碳关税”，以削弱未参与减排的国家的进口商品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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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获得了《国际环境法》的认可。因此，诸如“碳关税”之类的碳贸易限制措施

具有较大的实施可行性。由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量普遍依靠国际贸易和投资，

此类碳贸易限制措施必然成为中国政府和外向型企业关注的重点。中国目前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中，大约有 7%-14% 是为生产出口美国的产品而产生的。在中国出

口美国的商品中，机电、建材、化工、钢铁、塑料制品等传统高碳产品占中国出

口市场一半以上的比重，而这类高碳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又占有很大比重，对

这类产业进行全面低碳化升级改造面临着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约束，短期内无法

实现。如果按照现行征收碳税国家每吨碳 10-70 美元之间的计税标准，若取中间

值 30 美元 / 吨碳和 60 美元 / 吨碳两个等级的碳关税税率，前者将导致中国进出

口总额下降 0.517%，而实施后者中国进出口总额将下降 0.869%。若以目前中国

与美国的贸易额计算，征收 30 美元 / 吨碳的关税，将使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下

降近 1.7%，上升为 60 美元 / 吨碳时，下降幅度增加到 2.6% 以上。① 

中国“走出去”资源战略，也对美国全球资源战略形成了挑战，传统上美国

跨国石油公司和当地资源利益集团结盟的关系受到中国公司的冲击，并可能形成

中国企业和当地政府的联盟关系。欧洲智库指责中国，不仅技术创新发展迅速，

而且不遵守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中国在技术创新领域已经对欧洲其他国家形成了

“威胁”，欧洲必须设计全球新的碳排放体系，让新兴发展中国家有意愿融入，应

该规范中国的技术和竞争力的发展。此外，欧美联手在知识产权领域不断向中国

施压，利用知识产权限制中国中小企业在能源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通过指责和

检查相关知识产权来为中国进一步发展能源创新设限。因此，2012 年 9 月美国总

统奥巴马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下令禁止中国三一重工集团在俄勒冈州收购四座风

力发电场，因为那些发电场的选址与美国海军一个基地十分接近。这是 22 年来首

次有美国总统用这种方式禁止外国企业签订合约。②

      三 推动全球主义来应对能源功利主义

能源功利主义是保护主义和权力竞争的表现，该概念的核心在于，强调通过

政府干预来提升本国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它包括“奖出和限入”两个方面，即鼓

励本国出口和限制其他国家的进口。当前能源功利主义一方面推动了发达国家对

① 缪东玲、闫碘碘：《美国气候变化立法中的贸易措施及工具》，载《亚太经济》，2011年第1
期，第80-85页。

② 刘柳：《我国民企“走出去”国际舆论环境探析——以三一重工Ralls公司在美项目被禁止事件为

例》，载《新闻世界》，2013年第1期，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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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资源冷战思维，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环境威胁论”紧密结合。

首先，能源功利主义推动发达国家对华的资源冷战思维，新能源问题政治化

是冷战思维在后冷战国际体系的新表现。萨特尔和约瑟夫 • 奈强调中国资源治理

的重商现实主义因素，萨尔瓦多认为中国动员国内力量对本国获取海外资源经济

进行政府干预，保护本国关键产业，采取“均势”战略来制衡其他强国。美国外

交政策委员会和进步中心报告则提出中国利用全球资源治理体系来实现其创新崛

起。① 斯蒂芬 • 沃尔特（Stephen M. Walt）则认为，中国采取“最大最小原则”，利

用政治上的优势来取得全球治理体系的好处。克里斯 • 希尔（Chris Hill）等认为中

国对资源能源的争夺将会损害国际社会的持续安全和稳定，甚至成为“中国领导

人锁定石油供应”战略。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石油需求必将成为世界所有石油

消费大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②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认为能源议题不但不

能成为中美建设性合作的来源，反而是加深两国的竞争、误判和损害对方利益的

借口。③  

中国石油战略“走出去”的过程必将凸现与美国的矛盾。④  菲奥娜 • 希尔（Fiona 

Hill）认为，中国能源需求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国的能源需求影响了国

际石油市场，经济相互依存的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影响石油生产国而非彼此的需求

竞争关系。⑤ 

其次，能源功利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环境威胁论”紧密结合。欧美国家的环

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环境气候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

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

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

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

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⑥ 能源资源问题视为对本国权

① David Rosenberg, “The Rise of China: Implications for Security Flashpoints and Resource Politics,” 
Hampton Roa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 June 30, 2002, pp. 61-93.

② Peter S. Goodman, “Blood and Oil: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Sudan Oil Industry Contributes directly to 
A Regime that is widely Accused of Systematically Massacring Civilians, Critics Charge,”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4, 2005.

③ Steven Mufson, “As China, U.S. Vie for More Oil, Diplomatic Friction May Follow,”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5, 2006.
④ Glenn Kessler, “U.S.-China Relations Face New Strain: Energy Demand The New Rivalry,”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7, 2006.
⑤《美国能源问题专家：中国石油战略与美不冲突》，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17日。

⑥ David J Rothkopf, “Is A Green World A Safer World? Not Necessarily,” Foreign Policy, Issue 174 
(September/October 2009), pp. 1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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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安全的冲击，日本舆论将跨国污染视为环境恐怖主义，发达国家甚至认为“环

境威胁应当被视为对我们安全的威胁”。① 同时，环境问题政治化趋势日益明显。特

别是在环境安全问题上，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的特殊需要，认为新兴发展中大国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

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2007 年 4 月，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气候变化问

题进行了专门讨论。2011 年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进行讨论，在环境安全的借口下，

通过环境资源问题干涉别国主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对的压力日益严峻，在

全球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这些频发的贸易争端给中国正在成长

的新能源产业带来了一定冲击。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 欧美开始流行所谓“中国阴

谋论”的论调，指责中国通过利用气候变化谈判和双边或多边能源环境合作，已

经在能源竞争力方面取得了优势，在“低碳赛跑”中战胜了欧美，在知识产权、

就业岗位、新能源贸易份额方面对欧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其中对美国的

太阳能、欧洲的清洁制造业就业领域打击最为明显。美国国会多次就中国“技术

崛起”问题发起听证，并出现多个对华提案。

如上所述，能源资源环境问题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利益，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

许多战略要地出现不稳定，全球环境灾害不可能完全公平地发生在地球上的每一

个角落，一个地区所遭受的影响可能很大，另一些地区的影响却是正面的。而且

世界各国从全球能源资源环境中受益和受损差异也很大，再加上各国国情的不尽

相同，这就造成了能源功利主义的土壤，因此，必须推动能源领域的全球主义。

首先，能源资源环境安全具有渐变性、长期性及难以逆转性的特点，必须采

取跨界性、公共性、全球性（系统性）的方式和方法进行应对。全球能源消费不

断增长，石油价格持续攀升，世界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直接关系到世界经济发展

的可持续性。由于未来能源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已经严重受到能源开采利用技术、

能源结构调整、环境与气候变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多种因素影响。已有的各

种国际能源机制大多存在临时性、无监督和无实施保障的问题，因此完善能源合

作成为解决国际能源问题的重要手段。梅森 • 韦尔奇（Mason Willrich）认为，

在国家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缺乏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

利益、相互依赖与各国自助性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国际能源制度的挑战。② 从学理

上讲，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regime）是指“国际诸行为体在某一领域集体行为

① Jessica Ma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2 (Spring 1989), pp. 162-177.
② Mason Willrich, Energ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pp.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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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principle）、规范（norms）、规则（rules）以及议事规程（policy making 

procedures）。其中原则主要是指共同的信念；而规范（norms）是指规范了权利和

义务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某些领域的禁令或者指令；议事规程则是进行集体行动

的约定俗成的惯例。”① “能源是全球环境与发展挑战的核心，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

是提供可靠、廉价的能源供应以及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效利用这些能源。

为此，当务之急是在能源、环境与发展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国际机制。”② 随着应对能

源问题成为国际治理的核心要务，在国际能源的诸多问题上设置国际制度越来越

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与 20 世纪 70 年代不同，国际能源机制不再仅仅停留在传

统能源的贸易和投资问题上，而在国家战略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国际格局的

稳定发展等领域展开诸多的创新。

其次，能源问题的最终解决应当放到全球能源体系的大背景中去，全球主义

而非功利主义才是保证全球能源安全的最终出路。对能源资源的争夺实际上是对

石油利润和石油市场的竞争合作，其目的是通过更多地销售石油以分享高额利润，

而不是限制其他国家消费石油，更不必把能源安全问题片面政治化、泛安全化。

国际能源合作是“不同主权国家政府、国家石油公司、国际石油经济组织和超越

国家界限的自然人与法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在石油、天然气生产领域中以生产要

素的移动与重新组合配置”。③ 能源资源领域的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对于能源特别

是油气领域的合作具有共同的需求和基础，完全可以求同存异，特别是大国之间

可以避免在地缘政治竞争关系向敌对方向发展，并在能源、经贸等各方面携手合

作，促进能源资源环境的稳定。现在，能源资源和环境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的物质基础与道义需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应当放到建设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的

大背景中去，所谓能源外交是在现有联合国体系中遵循国际规则开展的，而不应

该成为地缘政治和内政干涉的借口。对于全球能源安全的建设，应立足在所有国

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上，而不问它们的经济

和社会制度如何；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积极地、全面地、平等地参

与制订和实施相关能源资源环境决策。

最后，面对复杂多变的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资源危机形势，如果由每个国

① Stephen D. 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a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égim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②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活动，大会第十三届会议》，2009年 12 
月 7日至 11 日，维也纳，http://www.unido.org/fileadmin/user_media/PMO/GC13/gc13_18c.pdf。

③ 韩学功、伶纪元：《国际石油合作》，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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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独自应对，其力量是弱小的。能源安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行使主权的制约因

素。传统上讲，国家对其疆域内的自然资源享有当然的主权，一国的资源利用也

应完全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但每个国家都意识到它们在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

问题上处于相互依赖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各国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关系。因此合作和共同发展也是国际主要规范。联合国《发展纲领》认为：“由于

全球化进程以及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内日益加强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多

的问题光靠个别国家无法有效地解决。因此，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全球化和相

互依存关系正在加深对国际合作的需求，并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目前

全球治理主要限于贸易和金融，对能源缺少有广泛代表性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合作

机制。国际能源合作主要有 : 通过进口或出口能源产品，即所谓贸易式合作；通过

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能源与环境技术等无形资产转移，如技术、经营方法和

管理经验等，即所谓协议式合作；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各项资源转移，即所

谓投资式合作。① 从国际机制的角度上，合作的模式可以分为目标框架合作、多边

行动合作和双边行动模式。② 在能源领域，为了稳定能源价格、照顾到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有必要建立一个包括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集体安全

体系。在环境领域，需要建立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全球环境组织。在资源安

全领域，需要相关消费和生产国形成有约束力的机制和共同行动的步骤，从而稳

定全球资源价格波动，实现全球资源可持续发展。

  

四 中国的能源外交应对

中国能源外交从全球战略出发，以增强境外能源保障能力为目标，通过统筹

政治、经济、外交、环境等多种组合手段，逐步实现中国从能源大国到全球能源

强国的转变。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包括全球能源治理、国际交流对话、双边合作

等三个方面。一是在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方面，中国致力于提高国际能源事务的参

与度，努力落实各项国际承诺，积极参加未来阶段国际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努

力维护能源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③ 努力争取国际能源贸易、价格、机制、规

则等方面的倡议权和话语权，加强与国际能源署、能源宪章等组织的伙伴关系。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全球能源大棋局》，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
版，第32页。

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全球能源大棋局》，第32-34页。

③ 胡锦涛：《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的书面讲话》，载《人民日报》，2006
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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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温家宝:《中国坚定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世界未来能源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

报》，2012年1月17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中国政府网，2007年12月，

http://www.gov.cn/zwgk/2007-12/26/content_844159.htm。

中国倡议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建立一个包括能源供应国、消费国、中转国在内的

全球能源治理机制，① 倡导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

全观。二是在开展国际能源交流与对话方面，中国在国际能源论坛、世界未来能

源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能源交通双部长会议、国际能源署部长级会议，

东盟 +3 能源部长会议等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开展能源“邀请外交”和“走出去外

交”，发展与资源大国、能源富国的平等互利关系。三是中国的能源双边合作覆盖

各个领域和地区，中国以能源国际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深化与俄罗斯等

周边资源国以及中东、拉美等地区的务实合作；② 巩固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战

略资源能源合作关系；创新与发达国家的低碳能源伙伴关系，发展与欧美的页岩

气、智能电网、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面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欧美等国从战略、贸易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对发

展中国家新能源发展进行遏制。中国应该推动能源全球主义，强调与发达国家在

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安全、促进新能源发展上拥有广泛共识和利益交汇点，

因此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不断推动全球主义下的合作，减少功

利主义对全球能源合作的影响。

 首先，中国必须避免单一的政治外交， 需要积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能源环

境领域合作，减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华的敌意。中国应将能源战略与外交战

略结合起来，通过外交途径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能源环境。能源外交的核心是通

过外交政策和手段确保国家能够获得长期、稳定、充足和价格合理的能源特别是

石油供应。随着全球能源生产轴心向北美转移，美国未来成为最大的能源生产国，

而中国则是最大的消费国，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互补也是显而易见。在 2012 年

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和罗姆尼总统大选辩论的主题之一是能源，奥巴马反

复提出美国正在转变成为全球资源强国（resource power），并且应随之调整美国的

能源安全理念和战略。奥巴马第一任期国内原油生产达到 14 年以来的高峰，净进

口量则处于 20 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已经是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目前中国煤炭

进口依存度已经达到 14.6%，是能源资源领域的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对于能源特

别是油气领域的合作具有共同的需求和基础，完全可以求同存异。特别是在亚太

地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可以避免在地缘政治竞争关系向敌对方向发展，并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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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经贸等各方面携手合作，促进全球能源市场规则稳定，促进能源市场成熟发

展。美国在天然气、核能、煤炭、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具有全球的技术和资源优势，

中国在这些领域对美国的依存度逐渐上升，因此争取美国的认同与合作，避免与

美国的冲突，对中国的能源关系极为重要。

其次，气候变化是推动中国能源外交的主要力量。如奥巴马在 2012 年民主党

大会上多次强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新能源技术的普及和推

广对于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和欧美的

合作可以有效地降低新能源的成本，不仅提高了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对全球推广

绿色新政和提高能源效率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能源领域与美国的合作意愿正

符合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绿色新政的新能源发展规划；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所强调的煤炭和页岩气合作也为中美合作奠定了制度基础。李侃如在美国参议院

外事委员会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挑战与机遇》中说，“至关重要的是，美

国和中国必须通过逐步弥合分歧的现实合作才能有效地促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减低。”① 因此欧美发达国家应该从人类共同利益、从新能源制造成本等角度重新考

虑能源贸易的保护主义和功利主义，推动全球主义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人类

低碳发展。

再次，中国必须应对能源功利带来的地缘变化。马汉认为：争霸世界的关键

在于争夺能源的能力。美国和英国对石油航路的控制成为海权大国长期主导国际

体系的基础。海权大国（美、英）和陆权大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围绕能源

占有和利用的竞争成为近 400 年来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中，

亚太地区毫无疑问成为美国战略重点。亚太地区成为大国权力和利益竞争的中心，

中美影响力和资源的分配成为关注的重点。很多学者认为，美国会把中国经济发

展视为对本国权力和安全的冲击。而中国石油的进口和运输通道似乎曾为美国亚

太布局的抓手。印度洋航线组（经过苏伊士运河的中东海湾 - 中国港口航线）承

担了大部分中国进口石油的海上运输，中国的南海诸岛也是印度洋航线组的关键

环节，中、日、韩等国超过 85% 的进口石油从此地经过。目前南海诸岛遭到周边

一些国家的侵吞，某些岛礁被别国占据，岛屿争夺背后更存在美国期望主导印度

洋航道组并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面对亚太地区地缘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中国

也不得不从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出发，防范美国作为亚太地区霸权的能源布局，

① 参见Kenneth G. Lieberth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www.brookings.edu/testimony/2009/0604_china_liebertha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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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中国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作为政治盟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是中国主要海

外石油来源地区。伊朗矿产资源丰富，地缘处于三大洲的交汇之处，且拥有世界

上 10% 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国通过道义支持和经济援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

应，中国发展能源合作有良好的政治和道义基础。伊朗局势对世界能源安全的影

响日渐扩大，在当前天然气对中国的作用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考虑发展

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能源盟友关系。

最后，面对欧美能源功利主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

地位取决于其能否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掌控新能源，而自主创新的能源技术是无

法通过中美合作取得的。面对美国有可能遏制中国新能源发展的图谋，面对下一

代能源的国际激烈角逐，面对国内节能减排的严峻态势，中国需要尽早统筹集中

国内各种资源、落实融资信贷和技术转让政策以及重组集团化政策，在最短的时

间内实现中国能源结构的跳跃式发展，争取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后掌控全球新能

源的战略高地。国际能源署提出，如果中国政策得当，若中国现有政策得以落实，

中国将在太阳能、风能、核能、电动车方面成为第一。未来 25 年内将新增光伏

太阳能装机容量 85 吉瓦，风能新增 335 吉瓦，核能新增 105 吉瓦，电力和混合

动力车新增 850 万辆。① 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产业 ,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1.4%。中国的能效提高

速度、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增幅增速、低碳研发投入等绩效举世瞩目，中国逐

渐崛起的低碳经济产业已经成为支撑中国气候外交主动出击的硬实力。② 因此，“内

求绿色发展、外争发展空间”的战略需要始终与中国大国崛起同步发展， 在对外

领域，必须积极应对发达国家的“能源威胁论”，发达国家通过高耗能产业的转

移或者污染物质的贸易形式③把“高排放和高能耗成本”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高耗能产品牺牲了自身的环境和资源，得到的结果就是发达国家通

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密集产品把污染物以“合理”买卖的形式留在发展中国

家。这一动力机制充分说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实际是把能源和资源过度地出

① 《国际能源署报告称中国将成为新能源领跑者》，载《中国新能源快讯》，2010年11月11日。

② 有关中国能源能效方面的成就，参见《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编著：《第二次气候

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

行动（2011）》，（2011年11月22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1-11/22/content_2000047.
htm。

③ 产业投资转移指发达国家在自己国家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而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

夕阳产业通过跨国合作的模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转移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发达国家通

过国际贸易买进那些在其国内遭到环境法严厉控制所不能生产的初级产品，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转移

到其他国家；二是采取付给高额处理费的形式，将那些难以处理和降解的垃圾输往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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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给发达国家， ①而把污染留给自己，同时又在全球范围内和发达国家争夺能源资

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拼命鼓吹“环境威胁论”。 ②

如同丹尼尔 • 耶金所说，将中国这样的巨人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包括

能源体系）中来而不是让他像小商贩讨价还价一样与各个国家分别打交道将是非

常明智的，实际上也是非常迫切的。这不仅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有利，也对全球能

源安全体系的所有成员有利。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从全球的角

度，更为强调人类共同目标，把大国责任和共同利益阐述得较为清晰，因此在具

体的能源实践中，处理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始终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重点阐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一是通过“人

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着力突出各大文明之间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概念；二是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和“公平正义”

作为精神核心，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这对于中国利用市场方式，通过合作共赢

参与和塑造国际能源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能源外交，将会在现有能源体系

中遵循能源规则开展，并有效地推动能源全球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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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在积累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也积累起巨额的环境资源逆差，2001-2006年，中国通过贸

易净出口能源相当于从2.1亿吨标煤增长到6.3亿吨标煤。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专题政策研

究课题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环境与世界环境》，载《中国环境报》，2008年2月29日。

②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全球经验与中国对策》，http://www.
cciced.org/2008-02/26/content_10748068.htm。

③ Daniel Yergin, “The New World Order of Oil,” Tulsa World, November 6, 2011,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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